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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贵胄》

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
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
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
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套书不可
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
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
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
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
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
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
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
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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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粗看起来，宗室（与帝室相区别）的含义似乎非常简单。不管怎么说，世袭君主——无论皇帝还是国
王——都有宗族，有近支有疏族。然而就我所知，宋朝的宗室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一个不
限行辈的父系家族，皇权赋予他们特权和资助，国家设置法令对他们实行管理。即使是在宗室历史源
远流长的中国，宋朝宗室的特点和范围仍然是史无前例的。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锐的眼光检讨前代对
待宗室的经验教训，加以学习借鉴。在宋人看来，周、汉、唐三代尤其值得重视，这不仅是因为这是
三个公认的伟大王朝，而且因为，这三个王朝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宗室成为一个问题。西周（前1046-
前771）时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灭商之后，周突然从渭水河谷的一个小邦，变成了
一个地域横跨中国北部平原的广大帝国。为了统治这个帝国，周发明了许倬云所谓的“卫戍制度”，
将大批王子\宗亲——根据史料记载，其人数超过50-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为封建领主，让
他们去统治黄河下游河谷。周王直接统治的只是帝国西部首都周围的地区。通过诸如父死子继的封受
仪式、发动战争讨伐叛乱领主等机制，周成功地将它的统治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靠层层封
受产生的政治结构贯穿了整个西周时期，在东周（前770-前256），当中央权威成为昨日黄花，诸侯纷
争，这种结构却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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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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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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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午将贾志扬的宋朝宗室史读完，国内好像鲜有人做宗室史，也有可能我本人此前对兹不感兴趣
，没有注意。贾志扬所关注的社会实在的确很有趣，两宋宗室的社会存在很明显，其本身的质量颇高
，而且地位曲折反复，写出来很有趣。徽宗的绘画造诣很高，赵孟頫的书法冠绝世代，徽宗是宗人，
赵孟頫则是南宋最后一位皇帝的五服之内的宗族。宋朝的宗族制度前不见于周、汉、唐，后不同与元
、明、清。周开创卫戍制度，汉、明分封子侄戍边，几代以后卫戍边境的子侄太阿倒持，遂将宗族拘
禁，和空气隔绝，制造费天下太半的废物集团。至于几个游牧族的宗族制度北方特色，鲜卑人直率的
让后代引兵相攻，得胜者为王，不使阴计起于宫闱，倒也是有趣的办法。两宋间数百年没有产生宗族
叛乱相攻，足见其制度的成功，经过几代君主的试验，将本有极大可能成长为废物的团体助长为世所
敬慕的学术团体，倒似近日西方王室的作为。北宋最初几位君主便鼓励宗人在深府中苦研学术，不要
介入政治，条件是向所有的宗人，无分服外服内，一律提供优厚的俸米，到神宗蔡京主政，实施教育
改革，使官僚队伍有了稳定的来源，并使无服宗族别具异地，向他们有限开放官僚晋升之渠道。金人
南下，别具异地的宋朝宗人却意外的保存了皇种，马上再生一个南宋朝廷。也走出深府，开始介入政
治，但宗人的教育一直保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准。为官的宗人也多能敬小慎微，敬业守成，忠体爱民，
而南宋朝廷对宗人也给予最大程度的信任，武官的17%为宗人，在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下，宗人尽心
为国家效命，为庶民的表率。宗族一直得到健康的发展，虽然集中居中异地（南宋主要是泉州和福州
）的宗族和地方精英集团发生冲突，因为地方政府需要分摊宗族的支出，而当时著名的泉州市舶司和
转运司都下辖于泉州外宗正司，宗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海外贸易呢？造成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冲
突，有多大程度是一种商业利益的冲突，直到南宋末年，泉州的大屠杀，提举市舶司蒲寿庚在地方精
英集团的协助下屠杀了集中居住泉州的3000宗人。蒲寿庚极有可能是一个阿拉伯人。宗族到宋末已经
发展的极为壮大，很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高雅的学术团体，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裙带关系入士的不在
少数，位极人臣的赵汝愚便是宗族，没有证据显示他凭籍自己的宗亲关系升迁，一级一级的登上去，
英宗本人对宗人为宰相本不许可，但未制止靠能力升迁的宗人。宗人可以自由在社会上活动，而没有
成为可悲的深府废物。这和两宋开明的社会气候不无关系。元朝以后，朝廷也未对赵宋宗族予以屠戮
，纵容他们祭祀先祖，乃至入朝为官，因为赵宋宗族在离开了皇权的荫护下，也可以独立存活，转而
世俗化。不对异性王朝构成威胁。在近些年拍的各种《包青天》传奇故事中，陈道明演过一个八王爷
，是仁宗的叔叔，历史上倘若真有这样的角色，他绝不敢干涉政务，更不会在朝堂上议政，北宋仁宗
时的宗人只能承担礼仪性的职务，唯有到南宋时，这样的角色才可能出现，并且独揽朝纲如赵汝愚也
未可知啊，不过，包拯已经是市井之人说唱200年的传奇了。
2、　　近年来，海外汉学家们对宋史的研究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贾志杨教授的这本《天
潢贵胄》，使我们开始注意到被忽略已久的宋代群体。　　从横剖面来看，由于在史料收集和整理工
作上的极为缜密，可以说，此书堪称为对宋代宗室的全方位研究;从纵剖面上看，书中所涉及的不限于
一朝一代的专述，对宋之前的汉、唐、之后的明、清，都作为了同类比较，甚至还援引了日本皇族的
例子。　　鉴于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宋在过去总是被当成一个文弱和擅长模仿的朝代。高度成熟的
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士大夫阶层，他们致力于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可当他们进入现实的政治经
验时却发现这种价值观的黑暗和虚无。　　士大夫们感受到的矛盾在另一个阶层那里则更为复杂和尖
锐。我们可以将这一阶层称之为天潢贵胄，因为他们是赵宋皇族这棵大树上衍生出的金枝玉叶，帝国
的宗室贵戚;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与现代屏幕上显现的形象大相径庭。　　的确，在教育、俸禄以及晋
升方面，宗室享有和士大夫一样甚至更为优越的特权，他们可以获得各种尊贵的头衔，却无法掌握任
何实权。作为皇家至尊地位的典仪象征，宗室的一生只能戴着虚名和桂冠在深墙内院里闲散无为地度
过。而当经过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后，宗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开支上，都成为帝国脱离不掉的沉重包袱
。　　书中引用的一组资料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十二世纪初期的宗室生活:“远支宗亲散居京都，门户出
入没有禁约，社会交往不加节制。违法犯禁者时有发生。生存无计的贫困宗室就像普通市民那样，无
力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甚至没有房子来遮风挡雨。”远支宗室的生存状况令朝廷感到震惊，暂时的
经济援助也终归无济于事。由于宗室没有最根本的生存保障——土地，又无法像士大夫那样入朝为官
，走上仕途，因此，宗室作为一个群体的地位始终处于暧昧不明中。尽管在宋代史籍里不乏对他们的
记载，但比起士大夫、后妃、宦官这些帝王身边的小集团，他们的身影似乎更为模糊，大多数人的命
运已经消失在史籍记载的视野之外。　　这一阶层中极少数有着杰出事迹的人，是在王朝更替的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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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中，作为忠义之士留名青史的。自然，宗室中不少人自幼受到儒家理想的熏陶，渴望建功立业有
所作为。而高墙内的平庸生活磨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最后这一理想的实践不是在太平盛世的安
邦治国，而是作为一名朝廷的忠臣英勇地死去，这恐怕是宋代宗室三百余年的命运中最富讽刺性的一
幕。在遭遇帝国灭亡之际，宗室中的大部分人注定在战争的烽烟中消逝，而忠义的事迹却保留下来激
励着后世。例如明朝的宗室，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模仿他们的宋代先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皇帝和宗室的关系犹如一棵大树的树干和枝叶。在很多时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想象
的那样疏远。靖康年间和徽宗一同被劫掠到北方去的三千宗室，以及南宋末年发生在泉州的宗室大屠
杀，都显示了宋代皇帝与宗室之间的命脉相通，“生死与共、俱存俱亡。”。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也
无法知道那些注定在历史中沉默的人的命运了宗室出身的徽宗作为一个被强虏劫掠，身遭不幸的柔弱
形象，加深了后世对宋代根深蒂固的观点:一个伟大的士大夫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
的王朝。这种看法一延续到近年。　　而到了现代，影像技术又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古代宫廷生活的虚
幻经验:贵戚们一面在琼楼玉宇中过着锦衣华服的生活，另一面呈现出的却是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内闱
中的争权夺利。宫廷戏通过美轮美奂的场景布置和戏剧性的情节安排，将帝王之家的故事尽可能地肥
皂化消遣化。而历史上那些曾经真实地存在过的人与事，也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舞台演绎中被充分地瓦
解了。
3、《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是一部综述10世纪北宋建立至13世纪南宋被来自草原的蒙古帝国征服
为止关于宋朝宗室在宋朝政治史地位变迁以及描写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作者贾
志扬（John W .Chaffee)，曾任美国宾厄姆敦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现任教授，负
责“亚洲、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主要著作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以及《宋代科举》（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
公司，1995年版 ），他还参与了今年年初病逝的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大陆过去旧译为崔瑞德
）领导的《剑桥中国史》宋代卷部分的编辑撰写工作。贾志扬先生的父亲是传教士，早年曾来中国传
教，贾志扬先生即出生于安徽，所以说他与中国的渊源很深。通过对《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的
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贾志扬先生对于宋代宗室的研究是下了极大的苦功，尤其是在史料的征引以及墓
志铭的解读方面，在同类著作中，据我所知，无出其右者。他甚至还根据《宋史》世系表、《仙源类
谱》残本（现存30卷，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宋王朝灭亡以后历代赵氏后裔编纂的赵氏族谱整
理出一套宗室世系编码表，将太祖、太宗、魏王的子孙世系以英文A、B、C分别编码分类，22页的附
表，我们可以看得出作者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贾先生在本书中另外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大量的采
用了社会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将史料以表格数字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能让读者更加深直观的理
解，而不会被浩如烟海的史料弄得头昏脑胀，因此而找不着北。相信每一个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一个
极大的印象，就是作者对于史料文本的解读，存在着严重的误读。这里我们得感谢本书的译者北大历
史系的赵冬梅博士，如果没有她细致入微的译注，我们很可能与作者陷入同样的误读怪圈之中。这本
书的翻译质量可以是算是近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上乘的译著之一，试举一例
来说，与此书同时出版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译者是燕京大学著名学者侯仁之
先生的高第唐晓峰先生，唐先生研究人文地理多年，成就斐然，前不久三联书店才出版过他最新的一
部文集《人文地理随笔》，据说他翻译拉氏《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初衷是由于不满上世纪四十年
代赵敏求先生的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他似
乎也不比赵敏求强不了多少。有人居然从他的翻译中找出了42处翻译错误和理解原作由于语言隔阂而
产生的偏差，比如说克里亚，Keriya是维吾尔语，汉语地名作“于田”，译者直翻为克里亚，似乎是
有点象北大人类学王某某将孟子翻成”孟修斯”的意味。这是国人对于西人的误读，那么西人对于国
人的误读呢？请看贾著p173  作者引用了一段《朱子语类》来说明当时由于宗室人员科举入仕众多，而
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原文为：“因言宗室之盛，曰：“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
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馀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朱子语录.卷一百一十
一.朱子八.论财》，那么作者是怎样理解的呢？“在漳州，因为光宗皇帝登极赦恩，以及宗室对科举
入仕的重视，一天之内就有六十余人得官。本州突然增添这一大笔俸禄负担，几乎连我的俸钱都快开
不出来了。”作者的解读真不禁让人喷饭，支吾就是应对、应付的意思，怎么到他那去就成了几乎连
朱老夫子的薪水都快付不出来了。重试是一个宋代科举名词，应为考完再考，增加录取的比例，表示
皇帝对于宗室的加恩，作者却理解为皇帝对科举入仕的重视，这对于专门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的贾志扬
先生似乎是不应该也不能犯的低级错误。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另外，似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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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于文献的引用也出了不少舛误，聊举近人丁传靖先生所辑《宋人轶事汇编》为证，如第六章《沦
丧、抵抗与机遇》p113脚注4，引用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三关于高宗作为人质在金人军营的故事
，“有记载说康王（高宗）在一次射箭比赛中表现太过出色，以至于金朝的司令官相信他一定是位受
过军事训练的宗室，而非皇子”，这段文字是征引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南渡録》，我重新翻阅了该
书，则发现原文为“康王质于金，与金太子同射，三矢俱中，以为此必拣选宗室长于武艺者冒名为此
，留之无益，遣还，换真太子来”，射箭比赛，金朝的司令官，皇子云云，实在令人不解，大概是作
者的理解力已经出乎了我们的想象范畴。又第八章《政治与权力界限》p176叙述高宗长子夭折，高宗
久无子嗣，就派人从宗室中挑选太祖（高宗是太宗子孙，第七代“伯”字辈作为继承人，“有故事说
，高宗曾经决定将伯浩和伯玖作为最终候选人，并最终选定了胖孩子伯浩，而非瘦孩子伯玖。在孩子
出去之前，高宗要两人站在一起，好让他最后再看一眼。两个人站着的时候，有只猫凑巧经过，伯浩
踢了这只猫。高宗觉得‘为什么要踢这猫呢？这个男孩如此轻佻，以后又怎么能承担重任？’于是，
伯浩落选，得到了三百两银子，被送回家了...伯玖（更名为璩）”而《宋人轶事汇编》卷三 孝宗则记
载“十人择二人焉，一肥一矍，乃留肥而遣矍，赐银三百两以谢之。未及出，思陵（高宗）忽云更子
细观，乃令二人叉手并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过，何为遽踢之？轻易如此
，安能任重。’遂留矍而遣肥，矍者乃阜陵（孝宗）也，肥者名伯浩，后终于温州都监。”众所周知
，孝宗伯琮后来更名赵眘，而赵璩（即伯玖）是他的皇位主要竞争对手，二人之间的皇位争夺直
到1153年才分出胜负，赵眘被封为建王，正式被确立为宋高宗的继承人，为何贾志扬先生所引用的资
料和原始文本相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西方的老一辈汉学家伯希和、沙畹、高本汉、狄百
瑞、牟复礼、魏斐德、杜希德对于中文文献运用自如，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语言学大师，兼通数门语
言，甚至连回鹘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等失传已久的死语言也了如指掌，而新一代的汉学家中，我们
很少再能看到这样的人物，以至于出现了对于历史的误读，这不也是西方汉学界的遗憾吗？这是另一
种“隔阂”，不同于国人对西人的误读。
4、有关宗室的尴尬处境，让人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发生在萧梁，侯景之乱时。建康台城陷落
后，邵陵王萧纶奔入郢州，致书时镇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希望他与侄子萧誉放下矛盾，一同勤王。书
中言辞恳切，陈以利害，晓以大义，萧绎确认为萧誉有罪当讨，暂不东向。纶得到回信，流涕曰：“
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闻之，莫不掩泣。另一件，则见于《新唐书·武宗纪》。甘露之变后，
在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的主导下，原为太子的陈王李成美别置监国，继而被害，而于宗室所居的“十
六宅”中，迎颍王入宫，立为皇太弟，隔日登基，是为唐武宗。尔后宣宗亦出自十六宅。《旧唐书·
宪宗以下诸子传》论云：“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
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目已睨于六宅”，这个动作捕捉得相当精彩。在皇帝这个“模范
监狱罪囚”（陈寅恪语）外，同为受缚之人，宗室的角色尤为暧昧。情节迫切，矛盾自然显现。宗室
身上有着洗脱不掉的政治隐患，这一点不必多言。殷鉴不远，宋人对宗室始终以优厚豢养之，则两百
年波澜未生。贾志扬如此评价宋代宗室的独特性：“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皇帝后裔的赡养维持、
控制和使用是如此成功，阴谋、争位和叛乱几乎从未发生。”那么，如果简单的整理一下思路，不难
发现，以“转向内在”的两宋之交为界，除去少许特例，此前与此后的宗室形象却有不同。简单说来
，他们的主体面目从“竞争者”，变成了“寄生者”。历史性变故与勇于自省的制度，为他们改换了
标签，以至两种观念有时竟错综起来：明末清初的历史关节，他们在顾炎武的《日知录》里屡屡被讥
以无能，而在王夫之《读通鉴论》处却被强调作自私。明眼人一览即明，当他们谈论宗室的时候，究
竟在谈论什么。寄生者的被豢养身份让“主人”感到安全，但“生存的意义”——这一颇具形上哀感
的话题，却令宋代宗室心感寂寥。如贾志扬所说：“宗室最基本的公共职能是参与种种仪式，包括朝
会、宗庙祭祀和其他宗教仪式。在儒家国家以礼为维系君权与天理的基本要素的背景下，宗室的礼仪
功能绝非无足轻重。但他们实际上的职能却近乎没有，这不免让人感到焦虑和绝望。”在北宋，宗室
虽然幼时即被授官，但不能参与官吏之事，不能承担哪怕有一点点重要的实际责任。张方平的《赵士
褒墓志铭》，即记载了一位宗室壮志未酬的遗憾。在北宋时期，对于这样怀才抱器却无处施展的痛惜
，贾志扬理解为一种“人才浪费”，或许允当，但也可以说是某种安全措施。在贾看来，此时的宗室
或许还不“成熟”。其实，在礼仪场合之外，宗室人才并非全无出路，他们的理想道路，乃是在文化
艺术方面尽情施展才情。这样的消磨从古至今都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难免会遭受这样的评价：
“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
弃物。”所以如此，原因只在北宋初年的皇帝们，不能做到对宗室“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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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卷九引宋祁语）个别宗室的实际表现，与严苛的制度做着间歇性对抗，这令历史学者和
读者都感到欣慰。在贾志扬的书中，第三章“文学与拘禁”与第八章“政治与权力界限”尤为精彩。
在这两章中，分别为两宋的宗室回应了在“寄生”之外的生存意义，他们试图对制度有所超越，这样
的案例如同粒粒碎金。北宋宗室由于受限严格，大多无所作为，在教育与应选方面，即便享受特殊待
遇，因为缺乏所谓“生存的意义”，宗室们竟也鲜有见树，文学艺术只不过是温柔的禁锢。南宋因为
特殊的历史际遇，出现了赵汝愚这样的宗室英杰，着实为本书所述的沉重历史氛围中投入一丝清爽。
制度对宗室政治索求的些许放宽，让赵姓子孙之间的身份认同化作政治热情。他们大多无法任职于朝
堂，但就贾书所陈史料来看，这些在地方上的作为也是颇为可观的。在南宋即将覆灭的关口，宗室心
中可贵的自我认同时常让人怅然不已。对此，“制度是否矫枉过正”的话题似乎可以重新带入思考。
宗室们在南宋时表现出的政治热情，似乎很好地表现了“家国一体”、“保家卫国”之类可能具备特
殊语境的成语，无论是服内近亲，还是服外远支。这样的一种情态，是否表示皇权应该对严苛的宗室
政策多加反思，或是宗室已经被制度“驯服”，进而证明严苛宗室制度确为有效，这样的疑问似乎都
很难回答。因此，贾志扬就像许多欧美汉学家一样，用“以史代论”的方法避过了这一追问。在书中
，贾氏从以下几个方面，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自成系统的宗室群体：一：管理机构——宗正二：社会定
位——区别三：群体结构——五服四：个体结构——婚姻五：群体认同——丧葬六：群体反馈大抵以
此六个方面，两宋宗室的特殊性被明确揭示出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二点，宗室如何被定位、以及
自我定位，这关系到前文所提到的有关宗室生存意义的问题，在两宋这一长时段的播迁中，宗室的这
一要点，同其他组织结构特性互动，方才在南宋末年获得了比较令人欣慰的生存势态。如果略加发挥
地进行阐说，在定位这一点上，宗室的遭遇诠释了discrimination一词的多重向度，在“区别对待”、
“别加判定”的意涵上确立了自身的特有价值。这种需要“别样观察”的定位不仅为旁人拿来评弹这
一特殊群体，同时，也被宗室们自觉铭刻于心，化为行为的轨范。由此动态地观察，这一群体所以特
殊之处，则更加凸显。“名曰天枝，实为弃物”的批评，显然是过于武断的，缺乏“理解之同情”。
贾志扬对两宋宗室有“天上的湖”的比喻，很是贴切。根据赵冬梅的译文：“宗室不同于‘流俗’，
令人联想到宗室就像是天上的湖。⋯⋯朝廷⋯⋯提供充足的津贴和特权，让他们得以维持‘天湖’的
纯洁。”是否是因为误解了“流俗”的意思，进而偶发妙喻，在此不得而知。然而“天湖”的说法，
已然将两宋的宗室的诸多特性一一勾勒出来，它的固守、壅滞、与世悬隔、区别对待、高贵而落寞⋯
⋯当围绕它的天上土地渐次崩溃、瓦解，湖水四散，化成涓流，自霄而壤，我们却惊奇地发现，那些
零散的水脉，竟还清晰地记得他们曾经同属于一个伟大的家庭。
5、王曾瑜先生为贾志扬此书作了序。序里漂亮话没多说，却谈到了“史学家容易犯的错误”这一话
题，其文如下：“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
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史料研
读得不够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办了。田浩说
，他很注意听我这番表白，但他认为，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
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味，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
接着，王氏在文中举出日本人可能难以从“而公”联想到“你老子”的例子。以上文字，读来有益，
但若是做卷首弁言，总觉不甚恰当。读罢贾志扬此书，方知为何有此一节——书中史料解读的问题实
在太多。举几个有趣的例子。第49页，贾文引王珪《华阳集》，云：“一次，仁宗鼓励宗室子弟学习
虞永兴的书法，宗望研究了他们的字法，呈交了一份千字的奏章。”关于“虞永兴”，贾氏诚实地在
下加注曰：“虞永兴的身份，我还不能确定。”赵冬梅的译注不仅帮助他解答了译文，同时又牵出一
个问题：“虞永兴即唐初名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世南初封永兴县子，后加至永兴县公。”又，“
根据《华阳集》卷54《赵宗望墓志铭》，宗望所写为《千字文》一卷，而非关于字法的千字文奏章。
《千字文》是练习书法的范本。”又如第109页，赵子淔督造土木工程一段，贾氏以为，子淔的熟人们
“因为这些工作太过俗气而瞧不起他”。赵冬梅不以为然，引《宋史》卷247《宗室四·赵子淔传》：
“崇宁、大观间土木繁兴，子淔每董其役，识者鄙之。”在此处，“瞧不起赵子淔的人士有见识的人
，原因是他跟着徽宗、蔡京大兴土木，大有助纣为虐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误读，如将“支吾
”一词，解释成“支付我的俸禄”；将“日未中，文就，徜徉笑谑若不经意者”一句，仓促间从对赵
子昼才情横溢描述，转而解释为考生们应试时文章没写完就嘻嘻哈哈随意出入。这些讹误并不大，但
也颇具规模，对于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来说，既是大失误，也是“硬”失误。程章灿老师在为美国汉
学家薛爱华《朱雀》一书所作的序里，提到了海外汉学所面临的某种危机。大抵如薛爱华这般，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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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等汉语专家亲炙，具备深厚语言功底的老一辈汉学家，在海外汉学界正渐次凋零。若是略带不
恭敬的眼光，可以说，当今正当壮年的海外汉学学者，不仅中文水平不如前辈，中国文学和古代文化
知识也多有逊色；另一厢，投身海外汉学浪潮的中国学者们，又大多是外语或外国文学出身。这不免
让我想到前不久某位旅美学者的来访：她自承是因为机缘巧合，迟至博士阶段才古典文学的研习，在
此之前，她不过是一名专修英语的学生，对此道并无太多兴趣。所以，当拿到一篇六朝隋唐的赋文时
，受困于文字、句法、用事，她感到有相当的困难。与此不同的是，历史研究要求高度“考实”，对
材料解读的要求，较之文学文本理当更高。这不免让我这杞人，也忧心一下“胡天胡帝”。北齐邢子
才说：“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赵冬梅老师作为译者，在诸位读者之前好好地享受了一番“思适”
的乐趣，我们需要对此表达感谢。贾志扬教授已经在中文自序中提出了谢意，对错误有所自责，在此
就不多说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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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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